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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下对男性气质的忧虑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阳刚和阴柔气质的划分,一直是父权制控制社会性别秩

序的手段。 阴柔化的男性气质之所以被攻击,在于其打破了内在的男性团结,挑战了既定的性别规范。 父权制除

了依靠政治和经济上整套完整的体制外,还有情感文化上的“恐惧-控制”机制。 我们倾向于不假思索地按照既

定的游戏规则走“阻力最小的路”,但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女性也伤害了男性。 要触及到父权制下两性气质的根本

问题,必须把男性气质也纳入到性别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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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可以像带儿子一样带大他们的女儿,但
几乎没有人敢像带女儿一样带大儿子。

一、隐而不见的男性性别

在女性和性别议题中,往往不把男性性别作

为讨论的中心,使得男性性别隐而不见。 其实,
父权比较多的是关心男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女
人受压迫当然是父权体制中重要的一部分,但矛

盾的是,它却不是父权体制的重点。 如果我们不

从这个视角来看,很多问题其实切不到性别压迫

的实质和要害。 例如当下对男性阴柔气质的讨

论,往往谴责其气质女性化,而问题的根本则是

对男性气质的担忧。 当下制造的阳刚气质危机,
以及对阴柔气质的攻击变成非常普遍的现象。
诸如所谓“伪娘”“娘炮”等词语,其本身就含有文

化建构的痕迹,含有性别歧视的涵义。 我们不带

着偏见来看,这些人也可以是指背叛了普遍意义

上的男性气质的人群。 在父权制下,男性气质和

女性气质的划分,成为性别控制的手段。 阳刚、

勇敢、果断、有事业心是既定的男性气质;而女性

拥有的则是娇小、柔美、温柔等具有阴性的、没有

威胁性的气质。 与这两种气质相对应的,是社会

生活中公私内外的性别分工。 如果对这种两分

法进行挑战,就会受到惩罚和攻击。 例如有些男

性不愿意接受这种控制与支配的游戏,爱和女生

玩在一起,想回避具有攻击性的行为,不想加入

嘲弄女性的行列。 他们或者不太敢于尝试,情感

很敏感、脆弱,这些背叛了男性性别气质的行为,
就会受到惩罚,而且惩罚是非常厉害的,会被叫

“怪胎”,受到侮辱和挑衅。 所以一些性格偏向安

静的男生常常遭到校园欺凌。 究其原因,是因为

这种消弭男性气质、破坏男性团结的行为,触到

了男性的“阿喀琉斯之踵”。 大多数的男人在早

年就学会借由挑战锻炼男性气质来提升自己,这
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相比而言,女
人偏离阴柔特质时,社会上的反应则大不相同。
女生着男装,被认为是认同男性,是社会上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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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也是被优势集团认同的行为。
另一方面,性别议题常常被看作是女性和从

女性自身来考虑,将压迫定义为受压迫的人的问

题,这种做法跟压迫本身一样长久和古老。 男性

性别及其气质特质越是不被看见,例如暴力和歧

视等性别问题,就越容易跟女人划上等号,我们

也就越不容易去正视父权体制作为一种压迫系

统的存在。 例如,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各种男

人犯下的罪行:殴妻、尾随跟踪、谋杀,以及因对

社会不满而在大街上砍人等,我们却很难听到简

单明了的陈述:这些暴力几乎都是男人干的。 我

们也不会去认真想,男人如此普遍地使用暴力,
为我们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什么样的线

索。 例如,思考男人主导的行事法则是不是和暴

力的使用有关;也没有人建议,应该有一种方法,
限制男人伤害他人的机会。

男性性别的隐而不见,使得我们仅仅停留在

这些问题的表面,而看不到父权制的运作及其性

别政治。 在 1970 年出版的《性政治》一书中,Kate
 

Millett 使用了“性别政治” 这个概念。 通常政治

指的是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内政及国

际关系方面的活动。 但这里政治的定义为,“将

权力结构化的关系和安排” [1] 。 这种权力是日常

生活中一种隐性、流动、网状的权力关系,通过话

语和知识的运作来产生。 性别政治的概念提醒

我们,要去质疑一般人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的想法或价值规范。 思考性别问题时,若能留意

到社会上针对男性与女性存在的差别待遇,就不

难发现性别政治运作的痕迹。 所以我们不应受

限于传统的角度,反倒应该以自身经验为基础,
正视权力关系和其运作,及其对个人所造成的

影响。
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中,一个响亮的口号是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女权主义者们对等级制

度非常敏感,认为这是对人类性格、人际关系的

破坏。 同时又指出,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不应

该过度聚焦于女性的受害地位,而应该对男性权

威进行政治批判。 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对资

本主义体系的批判,而是构建一种新型的女性价

值观和文化,在女性文化中,努力消除等级、限制

和压迫,强调通过建立可以替换的机构促进社会

进步。 在女性文化构建的社区中,一种真诚的人

际关系将改变人们的隶属关系。 人们相互了解,
经常碰面,形成一种完整而不疏远的亲密关系。
随着这种组织的增多,也会变成一种社会变革的

力量。 如果这种小的实验性的团体,变成在大社

会中的权力交往模式,那么,个人的也就可以转

变为政治的。 但是,这种以姐妹情谊为基础的空

间建构,在父权制的包围中,只是一个乌托邦的

幻想。 必须正视父权制作为一种压迫系统的存

在,并且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它。 对于父权制的分

析,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是从

文化和心理上的论述尚不多见。 父权制文化在

精神上,存在一种控制和恐惧交替的机制。
二、父权制下的恐惧和控制机制

父权体制的真面目是什么? 父权体制是指

一种社会,而社会指的不只是一群人而已。 既然

如此,父权体制不是指个体男人或者男人的集

体,而是一种男人和女人都参与其中的社会。 一

个社会是父权的,就是它有某种程度上的男性支

配、男性认同和男性中心[2] 。 如果把父权体制比

作一棵大树,那么大树的根就是控制和支配的核

心价值信念,原则就是男性支配、男性认同和男

性中心。 树的干是制度层面的,如经济制度、国
家政权和家庭结构;而叶是我们参与体系的每个

人,以及组成我们每个人生活模式的团体、组织、
社群、商业、工作团队、学校等等。 树干是强大

的,从根系不断汲取营养,加强父权观念,但是树

缺少了叶子也会慢慢枯萎。
简单地说,男性支配,就是男性处于权威的

位置。 在政治、经济、司法、宗教、教育、军事、家
庭内部,一般都是男人占据主导权。 男性支配制

造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在这个体系中,男人

不但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和财富,还可凭借这种

优势地位,形塑那些反映并服务他们集团利益的

文化。 例如可以控制电影和电视内容,借由大众

传媒,在性骚扰案件中,使得受审的不是加害者

而是受害者。 尽管偶尔有少数几个女人在权力

机关充当门面,但整体而言,男人是被举认为优

越的群体。 在这个意义下,尽管男人在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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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未必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在父权制社会中,男
性对权威的垄断加强了每个男人对女人的优势

关系。 男性认同,就又一次牵扯到阳刚和阴柔气

质的问题。 尽管阳刚和阴柔气质也是在社会化

中形成的,但是两种气质却被赋予了不同的价

值。 阳刚气质被认为是契合社会核心价值的。
这些控制、竞争、决断的气质,与父权制社会和工

作价值相关,例如商业、政治、战争、运动、法律和

医学。 相反,同情、照顾、合作、脆弱等气质被认

为是与阴柔和女性相联系的,并且被极度贬低。
总之,控制是父权体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

组成的核心原则。 而从情感和情绪的因素来讲,
促使父权制成为一个循环体系的,是控制与恐惧

之间的动态关系。 父权制一方面鼓励男人寻求

安全感、地位和其他通过控制所得来的酬赏,男
人控制女人成为父权式男子气概的精髓,但是,
另一方面,男人却又时刻恐惧其他男人有控制并

伤害他们的能力。 和控制不一样,恐惧可能是人

类最有力和最原始的动机,没有一样东西比恐惧

更能使我们扭曲得不成人形。 最强有力的压迫

系统,就是那些组织起来以便引发恐惧的体系。
女人有许多害怕男人的理由,但是这并非是形塑

和定义父权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因。 男人

害怕其他男人才是重点。 父权制之所以被驱动,
是靠男人如何引发父权以及如何对它作出回应。

矛盾的是,在父权制下,控制是他们恐惧的源

头,也是他们唯一可以解决恐惧的方法,这逐渐变

成一种循环。 男人借此重新定义亲密关系,他们被

鼓励将每件事和每个人都视为他者。 但可悲的是,
父权建立的“弥天大谎”对于社会需求的解决之道

是脱离社会关系和掌有控制权,而不是建立关系、
分享与合作。 我们同时也发现,正是父权制的男性

控制-恐惧造成对女性的暴力和压迫。
父权制度是如何捍卫和维系的? 其中一个

关键的方式,就是付诸战争的神秘。 父权制的宣

传体系主张,为了要保卫社会与家庭,男人必须

要有攻击性,并发展出暴力的能力。 这种暴力的

男人作为保护者的形象是与父权结合的,男人行

使暴力的能力与攻击性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男人

对于女人、小孩与财产的宰制,因为男人必须比

他们所保卫的人更有力。 战争的存在,也是因为

父权特质及与其作连结的控制结构有这个需求。
用战争来正当化父权体制与男性宰制,需要

用战争的浪漫形象来美化,例如正义、自我牺牲。
但是我们知道这与真正的战争和男人并不符合,
自我牺牲并不是父权文化中所重视的男性主流

气质。 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及殖民主义的侵略

战争,都不是男人对女人和孩子的爱和责任,事
实上,在战争中,死亡最多的不是士兵,而是妇女

和儿童。 自由和独立才是父权反抗女神宗教及

其男人受“自然奴役”的关键。 战争只是男人用

来实现“荣誉”与“英雄主义”的工具,他们以英雄

式的暴力来捍卫女人、小孩、领土、荣誉以及其他

受害者,这是一种展现特殊男性气质的版本。 那

些被保护的人并不重要,而这也是为什么女性的

经验很少成为关注焦点的原因。
战争是恐惧和控制的父权体制的极端表现,

而日常生活中的男性暴力行为,就是这种文化的

副产品。 社会上之所以对所谓的“娘炮文化”进

行攻击,就是因为这种气质破坏了父权制中阳刚

气质的界定,破坏了男性气质的团结。 在父权之

下,女人被视为擅长处理情感生活———有同情

心、敏感,而且善于与人建立关系,懂得照顾别

人,这些特质都是超越于“控制-恐惧”这个无解

循环的。 但是,支持女性压迫的父权意识形态,
却竭力贬损这种人类特征,并将其放在低等的位

置上。
三、不走阻力最小的路

对于各种性别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或
者如何寻找解释的途径? 我们倾向于“走阻力最

小的路”,但却忽视了问题,且延续和加固了父权

制的运转。 父权是一种体制,它提供了阻力最小

的路,以无声无息的方式,鼓励男人接受自己的

性别优势以及对女性的持续压迫。 它提供的是

阻力最小的路,也鼓励女人接受和适应她们受压

迫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妇女运动带来

的改变。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认同既定体制下的

角色扮演,将会受到比较小的阻力。 在父权制体

制下,男性得到很多好处,例如支配和控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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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等。 他们的自

信、力量和自尊,也可以在更为弱小的女性和儿

童那里得到维护。 正是因为“我们” (女性)安于

这些固定的“好处”,父权体系才可以不停地运转

下去。 没有“我们”,父权体制就不可能发生。 性

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不是由于“坏人”
的过错,或者是没有好人的“坏体制” 所致。 相

反,社会问题会产生是由于体系和人们持续作用

的结果,这是一个形塑社会生活的螺旋过程。 它

不是由男性或体系本身所单独造成的,而是男女

两性共同造就而成,若想要改变它,就不能不同

时注意两者。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就不能给我

们提供解决之路了。 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宁

愿争取女人加入军队的权利,而不去质疑战争作

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手段。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

基本问题是,由于它太聚焦于个人,使它无视社

会体系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从不把父

权视为需要认真对待的原因。 自由主义女性主

义缺乏历史观点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得父权成为

一个影子概念,没有成为真正的分析对象来帮助

我们了解性别的意义。 回避父权与压迫也符合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焦点放在个人,视其为人类

生活的全部,而没有注意到感情、动机、想法和行

为都是因参与了像父权这样大的社会脉络而深

受形塑这样的特点。 另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单

纯地将焦点放在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上,以男

人的方式来做男人做的事,而并没有去质疑这个

世界的组织方式。 也即,其目的不是拆解宰制者

的房子,并是把门破坏之后进驻到房子里面去。
父权体制最吊诡微妙的情况是,虽然它独尊

男性,但是很多男性却很难感受到自己生活中的

优越,并且感到当个男人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

价。 这是因为一个把控制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无
法去处理任何可能弱化或戳破控制表象的关系,
因此,这样的人几乎无法建立亲密关系、平等关

系或是信任关系,因为这些关系都需要以放弃那

些控制感为前提。 父权男性的形象,也让男性失

去生命的核心,即生命最重要的价值:欢乐、爱、
亲密、分享和共处。 当男人觉得自己不够重要的

时候,阻力最小的路也是责怪女人,这比挑战父

权制要容易得多。 男人不去检视父权体制,理解

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而是殴打、强暴、折磨、谋害、
压迫女人和小孩,以及男人彼此;男人发动愚蠢

的战争,把自己送上杀戮的战场。 男人所欠缺的

不是女人拿走的,也不能靠女人把它还回来。
同样,对于女性来说,尽管暂时可以从阻力

最小的路中得到好处:如果女性接受被设定的角

色,放弃“自由”,接受被保护的角色,就会得到明

显的好处,即可以避去承担真实“存在”的压力,
看起来几乎不必为自己的生活负担了,但正如波

伏娃在《第二性》中讲到的,人可以放弃自由,然
而,明明是主体,却接受他者的角色,往往会引起

沮丧和精神分裂[3] 。 在父权制下,女人有独立的

成就与其设定的女性气质是相冲突的,因为“真

正的女人”必须是客体。
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媒体对于性别文化的传

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人对女权主义的了

解仅仅源自媒体的报道,但是媒体中充斥的却都

是对女性主义的反挫力量。 反挫力量并非是某

个组织主控,被利用的人也往往浑然不觉,有些

男权思想重的人甚至还自认为是女权主义者。
大部分反挫行动都是分散的个别事例,并无一贯

的目标或者做法,而且整体来看,都是把男性和

女性推回“能令人接受”的角色,或者是父亲的好

女儿,或是招蜂引蝶的多情女子,或者是贤妻良

母,或者是被动的爱情玩物。 而男性则是阳刚

的、控制的,甚至是暴力的角色。 反挫势力会化

明为暗,同时带上各种面具:有些是虚情假意地

表示关心,有些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它采取分化

手段,使单身和已婚女性对立,职业女性和家庭

主妇对立,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妇女对立。 它凸

显遵守其规范的女性,贬抑孤立不听话的女性,
把古老的神话包装成新发现加以鼓吹。 若遭到

指责,它便否定自身的存在,消失无形,并以更隐

蔽的方式,对女性主义大加鞭笞[4] 。 例如在美国

的 1990 年代,席卷媒体的对女性主义的“反挫”
力量,变成美国知识界与社会大众潮流背离的一

大奇观。 报章杂志、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刻意

制造一种“都是女权惹的祸”的论调。 在反挫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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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宣传下,一些成功的女性为求得社会生存,
反而亟于塑造并不在乎事业成就的形象,有些人

则宣告退出妇运领域,只剩下少数的女性主义者

在苦苦奋争。 在 60%以上中国女性参加工作,性
别关系日趋平等的今天,也要警惕这种对女性地

位提升的反挫和回潮。
四、结语

媒体对于妇女研究“回潮”的反应,表达了主

流社会对巨大的社会变化的惊恐不安,特别是两性

关系的变化,妇女地位的提升,对成长在传统价值

社会中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有很大的直接的利益冲

击。 这些年来,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研究生

数量的增加等,都制造出一种阴盛阳衰的假象。 而

且并不是每一个女性都对自己地位的提升或者变

化表示欣喜。 那些接受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妇女,并
不欢迎自己地位的变化,对变化的恐惧使得她们对

妇女研究特别是女权主义很有抵触。
对男性来说,妇女研究挑战了他们生存的每

一个条件,面对巨大的两性关系的变革,他们失

去的是很多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 失去特

权对每一个男性都是挑战,并不是每个男人都能

平静地接受性别特权的丧失。 在攻击女权主义

的理论中,有些男性就是从自己特权岌岌可危的

恐惧出发的。 回潮发生的媒体效应在社会上对

女权主义理论,以及妇女研究者的形象产生了很

大的负面影响。 一般没有经过任何妇女研究学

术训练或女权主义理论学习的人,很容易被媒体

的宣传操纵,他们对道听途说来的一知半解更感

兴趣。
要找到父权的出路,迟早需要男性的加入。

只要女性主义谈的是父权,男人就有潜力贡献许

多的经验和不同的分析角度。 另外,对女性主义

的各种反挫表明,性别特权围绕着一股隐晦的男

性连结,它是推动改变最大的阻力。 在某种程度

上,不同阶层、种族以及身份的男性连结的力量

不太可能被削弱,除非男性想做些什么来改变。
如果男性和女性可以公开合作,一起对抗父权制

度和文化,事情就会戏剧性地改变,各种性别迷

思就会被打破。 尽管拆除父权的“违章建筑”,可
能还是没有触及到体制的根本,但是在当下,无
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能行动起来,积极去改变父

权价值和男性特权的组织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

的一点一滴,也会渐渐推动大的改变。 这对每个

个体来说,也有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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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about
 

male
 

masculinity
 

crisis
 

on
 

medi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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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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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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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an
 

important
 

wa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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